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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上明慧网www.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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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6年8月10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2.46亿。




















何莲春长期遭监狱严管迫害 亲属被剥夺探视权








法轮功学员何莲春














云南女二监酷刑演示图：


（左图）长时间罚坐小凳子


（中图）捆绑


（右图）野蛮灌食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八月九日】（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云南省蒙自市文澜镇高家村何莲春女士，现年四十六岁，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曾先后两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刑期十七年。何莲春现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到严管迫害，日前更被狱方剥夺亲属探视权。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上午，何莲春的妹妹带着女儿到达监狱会见室要求会见何莲春，并递交了相关证件。会见室的警察谢兰芬打电话给六监区通知何莲春妹妹来会见，不料一分钟后监区打电话给谢兰芬说“不予会见”。谢兰芬说：不予会见的原因是前次你们亲人来会见时泄露了很多监狱的秘密。以后你们来会见，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何莲春现在是属于严管期间。等何莲春本人写个申请，她提出来会见再通知你们来。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何莲春的妹妹带着自己的女儿和何莲春的女儿再次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要求会见何莲春，并说侄女已经有三、四年没见过妈妈了，想念她妈，希望能够见上一面。结果狱方还是以前一次同样的理由拒绝亲属探视。


诉说遭迫害经历成“泄露监狱秘密”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四日上午，何莲春的父母、妹妹、弟弟和弟媳都到了监狱，母亲由于长期担心和思念女儿，曾三次病倒，这天也在病魔之中（前几天还在住院，身体还未完全好转），母亲还常常喃喃自语：“我能等到她出来吗？”这天她没有去会见室，只让她在监狱外面等着消息。规定只允许三人会见，弟媳也只在会见大厅里等着。大约十点钟，何莲春被两位警察带出来，家人看到她从鼻子以下半个脸都是伤，枯瘦的样子让人见了心疼。弟弟是第一次来监狱探视，作为男子汉，从不轻易掉眼泪的人，看到姐姐后，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弟弟哽噎着问：“你的脸怎么了？姐姐，你的脸怎么啦？”姐姐说：“她们给我强行灌食，用比嘴巴大几倍的大勺子塞进嘴巴，插至喉咙灌食，那个大勺子是监狱特制的，喉咙都插烂了，每天都灌三次，灌到吐血，一天都吐血好几次。”弟弟问：“警察打你还是犯人打你？”姐姐说是包夹她的犯人。弟弟问：“你认得她们是哪里的人，叫什么名字？姐姐，她们是犯哪样刑进去的？哪个地方的人？”何莲春告诉家人是两位判了死缓的重刑犯对她施暴，一个是云南德宏盈江的何麻锐，另一个是湖南的罗佳丽。她边说着边捋起两只手的袖子让家人看到两只手臂全是青紫的伤。旁边摄像的女警张鹤云（警号5355028）在那儿干扰，与监听的警察互递眼色，大概是不让何莲春说里面被迫害的情况，并叫何莲春不要乱说。何莲春站起身指着天对摄像女警说：“我对天发誓，我说的全是真话。”摄像女警的脸色显的很难看。该女警之前面对何莲春家人会见时多次把警号取掉，去年五月十二日曾因何莲春说里面被迫害的情况和家人向她讲起诉江泽民的事被她强行中止会见。今天她却把工作证反着戴，把姓名一面贴在身上，何莲春家人很生气指着她说：“你把上岗证翻过来看看。”并问：“姐姐，她叫什么名字？” 何莲春告诉家人该女警叫张鹤云。这时监听的女警（警号为5355225）按断了电话，强行中止会见，通话过程不足十分钟（正常会见时间是30分钟）。何莲春及家人都说时间还不到，僵持着不走，监听的女警（警号5355225）从进门的楼梯口处叫来两个很结实的刑事罪犯强行把她拖出会见室。这一幕在去年五月十二日也发生过。这就是监狱说的泄露了监狱的秘密不让会见。


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上午，何莲春的父亲和妹妹陪同三位北京的维权律师到监狱要求接见何莲春，副监狱长李红钢（警号5355005）说：“今天家属和律师都不可以接见，有两个理由：第一，何莲春的情况不适应于接见，鉴于她现在的状况和关系到监狱的安全问题不可以接见；第二，省外律师必须在司法厅备案。我们听从司法厅和省“六一零”的。”剥夺亲属探视权。


何莲春长期遭狱方严管迫害


何莲春于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第二次被非法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后，因拒绝“转化”，近七年来遭监狱长期（转下页）








（接上页）严管迫害，严管期间限制人的基本生理需要，如：限制上厕所、喝水、睡觉、洗澡、买生活用品等；利用刑事罪犯每天二十四小时监控她，长时间强迫坐在小板凳上不准动，不准说话，不准出监房。何莲春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多次被迫绝食反迫害，监狱对何莲春暴力灌食和输液，内脏的很多器官都不同程度的受到过损害，最明显的是灌药灌食导致她牙齿松动吃饭困难，胃已经完全不能接受任何刺激性的食物了。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何莲春会见父亲和妹妹时，她说每顿几乎是辣子菜，她都是用开水泡一点饭吃，而且喝的水也不够喝，洗澡水就更没有了。我们叫她买点营养品吃，她说监狱不给不认罪严管的人买。她还说小便不正常，常常很急，去解又只能解出一点点，这是因为狱警强迫她认罪（转化），不报告就不给上厕所，憋成这样的。她还透露二零一二年有十个月的时间不让她洗漱、用水。那年九月二十五日父母会见时怪不得看到她象睡在垃圾里的一样，浑身脏兮兮的，手上的污垢都很厚，警察还说：“你们看看你家姑娘，两个月的时间不洗澡、不洗头、小便解在身上，你们做父母的好好说说她，身上一大股臭味。”父母很心疼女儿为了坚定的信念所忍受的痛苦。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何莲春妹妹与授权律师王全璋到监狱办理会见手续，此时电梯里涌出很多狱警，何莲春的妹妹看到其中一位是经常带姐姐出来会见的监区狱警。


这次妹妹看清了她的警号是5355341。以前她带何莲春出来接见或者陪她们领导出来跟家属交谈，都是先把警号取掉或者穿一件上面没配警号的深蓝色服装。只到后来在父母控告江泽民的诉状中曝光她的警号以后，又见到她时才没取掉警号。可是即便这些警察没有取掉警号的时候，面对家属工作证也是反着戴，有的还用钥匙之类东西固定，看不到姓名那一面。她们分明是做了亏心事，怕曝光，除了心虚还会是什么呢？原来这天何莲春在狱中绝食反迫害已经有三十七天了，监狱还一直对家人隐瞒实情，拒绝会见，对何莲春继续采取严管，暴力鼻饲灌食，使她身心俱伤，以图达到邪恶的目的：认罪、转化。直到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何莲春已绝食第六十一天，身体被迫害的极度虚弱，体重已由原来五十多公斤减至三十多公斤，白细胞只有两点八克，随时有生命危险，监狱才电话通知何莲春父亲说会见申请批准了。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二日（绝食第九十天）家人去会见时，何莲春父亲曾质问两位监区的警察：“你们作为一个堂堂监狱警察连个警号都取掉，不敢戴，是不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结果她们都不说话了，很少正脸看家人。这天因为何莲春告诉家人监狱对她的迫害事实被阻止正常会见。之后被告知等监狱通知才能会见。六月份家人多次去会见都被拒绝。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何莲春的父母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邮寄了起诉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七月二十九日家人拿着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到监狱驻监检察室反应监狱非法剥夺亲人探视权及何莲春被迫害的情况后，监狱才勉强给会见。


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会见时何莲春说，鼻饲插管已经使身体内部严重受损，从鼻孔进去至胃，全都插烂了，被疤痕挡住都插不进去了。她还欣慰的对家人说：“我不止一个人在这里，如果我不是修炼了法轮功，如果不是师父的保护，那么千万个何莲春也早被迫害死了。”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会见时何莲春说，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二日、三日被强行输液，身上弄了很多伤。十月十日被多人按住，双手用布口袋套住、捆起来，捏着鼻子，脖子用秋衣的衣领勒住，野蛮从嘴巴强行灌食，小舌、牙跟到处挆烂了。她已经非常柔弱，走路都很吃力了，狱警却利用多人对她动粗，把手捆致没有知觉、不能动弹。


鉴于何莲春身体情况，家人多次把《保外就医申请书》以邮寄和送达的方式给监狱和监狱管理局，一直都没有得到过狱方的正面答复。


如今监狱不让家人会见，一方面想隐瞒迫害的真相；另一方面可能会对何莲春报复式的用刑。


◇（文章选自明慧网）








